
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同志因手
臂骨折来苏联治疗。跟他同来的有邓
颖超同志，他们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
他的秘书也来了，还有一些需要治病
的同志也随同乘飞机来了。

有一天，周恩来偕同邓颖超和孙
维世来看望我们，给一向寂静的校园
带来了兴奋和欢乐的气氛。我清楚地
记得他们一来，维世立即教我们大家
唱延安流行的歌曲。学员中大部分人
五音不全，但也都十分认真地学唱。最
好笑的是刘亚楼同志，他一本正经地
跟着大家唱，完全不顾什么调子，等于
是大声背诵。至今我（系本文作者；下
同）还记得他“背诵”的那首“月儿弯弯
影儿长”的歌，一字不差，但只是大声
背诵而已。维世后来每来一次，我们就
有一次文娱活动。我十分喜欢她那活
泼又诙谐的性格，第一次见面就邀她
到我房间聊天。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
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人情况，觉得十分
投缘，立即成了朋友。

1940年初，我在党校的学习即将
结束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
时同志跟我谈了一次话。弼时同志指
示，因为我年龄不大，党校学习结束后
可继续留在苏联，多学点东西，不必急
于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回国，还告诉我
孙维世也将留下学习，我们二人将住
在一起，我十分高兴。

1940年3月的一天，我从郊外去市
里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和即
将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告别。当时，共
产国际干部马尔特维诺夫也在座，恩
来同志把我和维世当面托付给他，说
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留在莫斯科生活、
学习，请他照顾。马尔特维诺夫立即表
示要关照我们，同时向恩来同志提出，
要我们加入苏联国籍，以便日后在苏
联人中间过组织生活。关于这点，我和
维世以后并未遵从。

贺子珍在婚姻上保持了尊严

那一两年我所接触的女同志，不
论职位高低，每一个人都有不平凡的
故事。她们谈起往事，毫无自得炫耀之
意，只是平平淡淡地说着，令旁边听着
的我感叹、敬佩不已。

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贺子珍同志，
比我们早一些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
生下一男孩。在八部时，孩子放在托儿
所，她一边学习，一边课间喂奶。可惜
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只是一般喂养，
终于夭折。贺子珍忍受着失子痛苦，照
样坚持学习。她在长征中被国民党飞
机轰炸受伤，背上留有不少弹片，在苏
联治疗也未能取出。她长期患头疼，医
治效果不明显。但她学习认真，我们一
起课堂讨论时，她和别的学员争得面

红耳赤。有一次和我辩论，我年幼气
盛，不肯退让，她也指着我大声争辩。
但是后来待我依然如旧，仍把我当
晚辈。她性情直率、刚强。这也几乎
是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的共同性格。
贺子珍同志忍辱负重的坚毅性格也
是令我佩服的。

关于她婚变的情况我们原来都一
无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
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报，其中一段是
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
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
辞，毛泽东和他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
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大
意如此。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
括贺子珍同志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
情况。大家沉默着，贺也不做声。她非
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
没有流泪，没有悲诉。过了一段时间，
她向其他红军中过来的女同志述说她
的家庭生活经历。从他人的转述中，我
只听到她的怀旧之情，在这个问题上
保持了自己的尊严，默默咽下了苦水。

杨志成战时遭了大难

关于党校的男学员，他们中有些
人令我感到长辈般的和蔼可亲，如杨
志成。杨志成当时年龄其实不算太大，
三十几岁，不过生得老相，被调皮
的孙维世叫成“老太爷”，从此“老
太爷”就成了他的绰号。“老太爷”
学习很用功，上课有时笔记记不太
全，便把我的借去对照，而我的字
写得极潦草，他有时看不清，便请
其他几个同志，如刘亚楼、谭家述
帮忙猜。“老太爷”从来精神抖擞、愉
快、乐观，他的病似乎也不难治，总的
印象他是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
不料这样一个人，在战时竟遭了大难。

后来，听许多学员说，苏德战争爆
发前夕，党校军事班杨志成等全体学
员，加上汪名震、贺诚、李士英、苏河
清、苏丽华以及袁牧之、冼星海(他们
是中央派到苏联制作有关八路军的纪
录片的)等人在林彪率领下赴蒙古，
计划从蒙古进入中国，再回延安。不
料蒋介石封锁了蒙古和中国之间的
边界。这批人中只有李天佑和李士
英成功地扮成蒙古牧民，骑马越过
边界，回到了延安。林彪则由中央公开
向蒋介石通知，说明他是平型关一役
中受伤而去苏联治疗的，并提起他曾
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就是蒋介石的
学生，要求蒋介石允许他回国并提供
交通工具。蒋介石居然准了，派飞机去
接他。林彪只带了一个贺诚以他的私
人医生的名义启程，到新疆后又以各
种名义带了几个同志一同上路。

而在蒙古边界留下的同志却没有

得到共产国际的妥善安排。杨志成最
苦，为了谋生，当过牧马人、仓库值夜
班的，甚至乞讨。直到1945年德国投降
后，他才辗转从中亚来到莫斯科。抵莫
后他直奔高尔基街的“留克斯”(共产
国际宿舍，共产国际这时虽然已解散，
但许多外国政治侨民仍住在那里)。那
天我正好在家，楼下传达室来电话说，
你们的一个中国人来了，你下来认认
吧。我立即下楼，在传达室看到杨“老
太爷”时大吃一惊，他已瘦得脱了相，
身穿一件破烂的外套，靠在桌边，头抬
不起来，趴在桌上。立即同苏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在苏的政
治侨民都归联共中央联络部管理)联
系。这个单位还不错，马上安排杨志成
住进“留克斯”，并解决他的供应和医
疗问题。杨当初来苏时虽有病，但不太
重，这时检查却发现增添了许多病症。

冼星海从中亚带来了犹太夫人

杨“老太爷”来莫后，从中亚又陆
续来了不少同志。惟有冼星海，他是直
接到苏联外文出版局的。这个单位有
不少中国人做翻译，如李立三、张锡
俦、陈昌浩等都是。恰巧那天我因事去
外文出版局，见到冼星海。只见他一身
病，穿得褴褛不堪。他把外衣敞开给我
看，衣服里子全破了。当时，李立三
很热情地邀他回自己家去住。后来
我和维世、特特(李富春、蔡畅之女)
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李立三
家。才知李立三根本没有房子，当时
住在岳母家。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
用书架隔成两边，一边是岳母和妻
子李莎的嫂子、侄儿住，一边是李立
三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英男住。李
立三让冼星海睡在床上，他和李莎
打地铺。我们过去总听别人说李立
三如何如何不好，犯了许多错误，这
时不禁对他有些改观。他们很热情，
连两岁的女儿英男也喜欢中国人。她
当时还不识字，但却会顺着拿中文书。
别人把一本中文书倒着递给她，她接
过后又顺过来了，大家称奇不已。

后来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把冼星
海同志送进医院，他已病得很重。组织
上还为他在“留克斯”要了一间房子。
这房子是他从中亚带来的犹太夫人住
了。我和维世去医院看冼时，冼告诉我
们，这位夫人是一所少儿音乐学校的
校长，她欣赏冼的天才，自愿嫁他。冼
向她一再表明自己在国内有妻子，将
来回国后要和中国妻子团聚。她却表
示没有关系，情愿在苏联这段时间照
顾他。来莫后，冼住进医院，而联络部
却要为这位女士办许多事，如办户口，
安排工作，办供给关系，等等。当时我
们自己过着穷困的生活，她有时来借
钱，我们没有，也得向同宿舍的伙伴借
钱再给她。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
大房间，里面住了六七个人，有西班牙
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
其中一位西班牙妇女和我们很友好，
她以替人织毛衣为生，借了钱给我们。
那位犹太女士后来生活越过越好，独
居一室，有很好的工作，冼星海去世后
她还把持了冼的遗稿。冼星海眼见不
能痊愈。我们去探视他时，他还满怀希
望地向我们说，将来胜利了，要在中国
的首都建一所白色大理石的音乐厅。
在冬天一个凄冷阴沉的早晨，这位天
才音乐家走了。苏联音乐界想为他出
版遗稿，与那位遗孀交涉了一阵，结果
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

林彪想要和孙维世结婚

任弼时同志回国后，共产国际中
国党代表曾暂时由林彪接任。但林身
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管大事，
不管小事。他就住到共产国际宿舍“留
克斯”来。他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林
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
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做一位领导
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
维世。追求维世的还有别人，如刘亚楼
同志就是一个，他公开表示追维世。我
们只把这事当做笑料。至于林彪追维
世，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隐
蔽。他来邀维世出去玩，让我也参加，
一起逛马路、公园。我完全想像不到，
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
去追求别的女孩子。他即将回国的前
夕，竟要维世跟他一起走。维世拿我做
挡箭牌，说利利不走，她也不走。林竟
说，那就都走。维世跟我说，我很诧异，
说组织上原定要我们留莫学习的，怎
么又改变了？林当时是党代表，他的话
有权威性。维世说，那你写封信给他，
说明情况。其实我们住得很近，我也可
直接去问他，但听了维世的话，便写了
一封信，由维世转交。于是，我和维世

跟林彪回国之事就此作罢。直到1943
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维世，
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
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
信大奇(维世和我之间无秘密可言，只
是有些事我当时不知，事后她才告诉
我)。维世告诉我，林彪1941年临行之
前，要和她结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
于原来的妻子，不管维世态度如何，
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
带着婴儿留在了苏联，战时住在伊
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对林彪的这封
信，我们取笑了一阵，并找出其中文
法的误谬。可见，维世对林彪对她的
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没想到此事后来
竟给维世带来了灭顶之灾。

李立三不知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秋日本投降，滞留在苏联
的不少中国同志陆续回国。我和维世
1946年申请回国。我们的申请很快得
到了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批准，决
定我们9月回国。

在办回国手续的过程中，经常和
联共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尼哥拉也
夫联系。在办手续过程中，尼哥拉也夫
告诉我们，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将带着
三岁的女儿与我们同行。意思是要我
们一路上照顾她。

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走了二十来
天。一路上我们和李莎交谈，此时才
知道苏联的肃反有多么严酷、可怕，
李莎的经历又是多么坎坷，也才知
道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为什么听到李
立三就感到不祥和恐惧。原来他曾
被诬为日本间谍而被肃反机关监禁
过。他们二人相识和结婚时李莎还
很年轻，职业中学毕业，做过女工。
是李立三鼓励她继续学习，她又进
了外语学院。当时他在救国时报社
工作。婚后他们仍住在原来的共产
国际宿舍的一间屋子里。安稳的日
子没过多久，一天夜里，内务部的人
把他带走了。李莎也被从宿舍赶回
了娘家。朋友们断绝了和她的往来，
她所在的外语学院召开有党员参加
的五百人的共青团员大会，要她表
态，即和“人民公敌”李立三划清界
限。她没有，她不相信李立三是敌
人，结果被大会当场开除团籍，被迫
交出团证。她仍不避嫌疑地打听李
立三被关的处所，送去换洗衣物。经
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立三终于被释
放出狱，回到李莎的娘家住下。又整
整一年的时间，李立三去共产国际
机关做检讨，写书面检查，整整一厚
本材料都是李莎帮助他打字写成
的。一年后李立三被共产国际开除
中共党籍，找工作又历经周折，终
于在苏联外文出版局找到了翻译
工作的职位。至于中国共产党于
19 4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李立
三选为中央委员的事，他们毫不知
道。直至 1946年元旦那天，联共中
央对外联络部通知他去谈话，他们
两口子还以为是要他去当中长铁
路的翻译。当联共中央工作人员告
知他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时，他为之
愕然，因为自己已被开除党籍。当
时也不及细说，立即整装回国，半年
多后就把患难与共的妻子接回中
国。这像是一段传奇，却又是真实的
故事。我和维世听了很感动，对李莎
顿时也刮目相看。

林彪知道维世回国，心情难以平静

到哈尔滨车站时，只见李立三一
人来接妻子，他把我们二人也一起接
到他家。维世和我都奇怪，照理我们回
国应由组织上(在东北哈尔滨就应是
东北局)接待，怎么不见代表组织的人
来，当下只得先住下。李立三对维世
说，他完全知道她和林彪之间的事情，
在哈尔滨暂住数日，即安排我们去延
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当然没有异
议，但维世不知为何却要立即避走。经
过反复诘问，原来情况曲折：在我们回
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
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
同志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维世，只为
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掇，才另娶
叶群。现在孙维世回国，他心情难以平
静。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
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
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
走。这件事就交李立三办。

几天后，也就是11月初，我们作为
执行部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登上美国
的军用班机启程飞延安了。机上除几
个美国军人外，就只我和维世。

(摘选自《往事琐记》，林利
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38年国共合

作期间，党中央决

定派人率领一些干

部和青少年赴苏工

作、治病、学习。林

伯渠之女林利到了

莫斯科，进入了共

产国际党校。共产

国际党校是我国新

一代革命者的摇

篮，先后与林利同

学或同校的“老干

部”有：蔡畅、金维

映(支部书记)、贺子

珍、蹇先任(贺龙夫

人，与林利同志同

住一室有一年半之

久)、刘英(王稼祥夫

人)、刘亚楼(延安抗

大教育长)、杨志成

(抗大校务部长)、谭

家述(抗大教员)、钟

赤兵(陕北军事部

长 、军 委 一 局 局

长)、李天佑(八路军

旅长)、张子意(晋绥

军区政委 )、卢冬

生、汪名震(中央军

委电台负责人)、马

明方、贺诚(红军医

务部门负责人、军

事指挥员)……同

时，林利在那里也

接触过另外一些

人，如林彪、江青等

人，他们从另一个

侧面留下了自己的

形象。

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里的人和事———

林彪乘妻子怀孕
暗追孙维世

▲ 周 恩来、邓颖超与孙维世(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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